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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化的交汇与碰撞	又一场雷雨在宽阔整齐的草坪上打了个滚，带着一身青草的腥味离去之后，我们小组project的讨论也接近
了尾声。对面有着岭南人别无二致的黑头发、黑眼睛，皮肤被格外炽烈的阳光晒成浅棕色的男生突然慢慢开口，说：“你觉得我们有什
么不一样？”	然后他皱起眉头，像在努力寻找着正确的词句，一边思考一边说：“我是说……你看，我们都是华人，但是你觉得我跟你有
什么不一样？”旁边的女生也用一双南方人特有的明亮眼睛看着我，我从不曾听见她说中文，但她显然听得懂我们的对话。	我愕然了几
秒。	其实我的答案就藏在我的愕然里，我惊讶于他会和我说中文，刚才过去的三个小时里，黑头发黄皮肤的四个人全程用英语完成了关
于下次presentation的讨论。	在我眼里，“他们”说的语言不同于“我们”，语言承载的内容也不同于“我们”：长时间的共同讨论而不是
领完任务各回各家；一个简单得在中国我会随口带过、听众也会默认其不证自明的观点，在这里我花了半个小时，用久违了的Google
找数据支撑；还有这个直接在邮件上约定，导致我差点错过的discussion……每一个小细节的格格不入使“我”和“他们”泾渭分明。	新
加坡有74.2%的华人，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其余三大民族（马来族，印度族，欧亚裔）。然而，它并不是碧海蓝天里一块中华文明的飞
地，或者说它正在与其愈行愈远。新加坡在宪法中，分别以四大民族的一种代表性语言为官方用语。20世纪80年代起，政府推行“讲华
语运动”，现在华语仍是新加坡华人学生无比头疼，却必须通过的一门学科。	而他们的华语似乎和我们的英语一样，通过更多意味着你
不必再受其困扰。	新加坡国立大学，作为新加坡最负盛名的大学，也是这个城市国家仅有的三所公立大学之一。在这里，你时不时可以
听到字正腔圆、清晰流畅的普通话，但那绝对来自于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然后扎堆去往世界各地交流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们。	对新
加坡本地人来说，不管他体内流的是哪一种血液，我只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听到华语，而且是夹杂着英语和马来语词汇，带着浓浓的闽南
或岭南风情的新加坡式华语。	一种情况是，听说我是从中国来的交流生，一群人中总有一两个十分友好地用中文和我寒暄几句，然后略
带自豪地向看着他的同伴眨眨眼，笑着说我竟然上了大学还记得这几句中文；另一种情况出现在我住的hall的餐厅里，食堂阿姨大概五
六十岁的样子，只听她说过华语，每个人打饭的时候都会用简单的华语跟她讲话，无论多么生疏。	我看到的新加坡正是这样，华语和华
人的身份根深蒂固地留在了正在老去的一辈身上，走出校门我们可以听到更多熟悉的乡音，来自男人女人，老年人中年人，提醒着这
个“他们”和“我们”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还在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血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或许出生在甚至比中国大陆还要传统的华人
家庭，同时成长在英文的教育环境和至少比中国“西式”得多的教育方式里。像这个在时代潮流中浮沉的现代国际大都会一样，他们将过
去抛得越来越远。	李光耀曾经告诫其国人说：华人不属于西方文化，如果不懂得本民族的文化，就会在两种文化间迷失。似乎开国总理
对新加坡的全盘西化倾向颇感忧心，因此让自己的孩子们也从小接受华文教育。可有趣的是，我在新加坡也并没有听到过我印象中
的“English”，喧嚣在我耳畔让我无比头痛的是“Singlish”，是一种融汇马来语、华语和印度语的独特混合语，这种非正式英语有着和
华语一般无二的腔调，五句话里三句“啦”“咯”“咩”作结尾，活脱脱是粤语的常用语气词。	这种Singlish乍一听极像中文，要集中注意
力才能恍惚摸到几个熟悉单词的轮廓，就像新加坡这个国家本身一样，用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模式去套，都那么似是而非。而它确乎
满带着热带植物恣肆的生命力一天天蓬勃起来了。	我曾走在新加坡唐人街的路上，身边满是乡音，密集的商铺上挂着一排排金黄穗子的
大红灯笼，一路走到小印度，鸽子落满了色彩斑斓的小房子，棕黑皮肤的妇女穿着鲜艳的纱丽走过卖香花的小摊，马来人聚居的地方离
这里也不过走路的距离。	这些地方的人们，他们的语言都被写进了新加坡的宪法，也都在作为新加坡人重要标志的Singlish中留下了
痕迹。而偶尔抬头，就看到不远处新加坡那些奇形怪状、极具现代感的大厦。这个城市里，东方的西方，本土和移民，传统和现代，都
混合在湿热的空气里，我不知道海风会将他们吹往何处，或许在这国度永无休止的夏天里，万物只需奋力生长。			新国大：朝气蓬勃
的“世外桃源”	这就是新加坡这座热带城市带给我的感觉，而新国大，这个我度过了整整一个学期的“世外桃源”，也在清新宁静中蕴藏着
无限的活力。	尽管学生们大半是黑头发黄皮肤，许多还多多少少会说一些华语，新国大的教育制度和风格在我看来更偏西方，这也让我
看到了亚洲国家吸收欧美国家教育方式优点的无限可能性。没门课都由tutorial和lecture两个部分组成，lecture就像国内课堂老师讲
我们听，而tutorial的小班讨论则保证了每个同学的充分参与。每次tutorial都有任务，pre，辩论，话剧······所以每次tutorial带给我
的紧张感更胜lecture，一次次用英语公开发言和交流讨论的机会，一次次把我拖离了我的舒适区，让我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不擅长，
或者自己以为不擅长的事情。同时我也在一次次尝试后知道了，做pre和台下的观众一定要有眼神交流，辩论时要抓住对方弱点勇于反
击，就算发音没有那么标准也可以大胆地上台演话剧。	人生就是这样，永远呆在自己的舒适区，就永远也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到什么。
而强迫自己尝试新事物的一大便捷途径莫过于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学习一段时间，这也是我申请交流的初衷之一。	像我前面所讲，课堂
上一起讨论的同学也各有特点，相比起中国人，他们会更加任务导向，就事论事，在小组合作时直接地指出成员的不足，当成员有好点
子时，也会受到热情洋溢的称赞。	新国大的小伙伴，总给我一种“静如处子，动如疯兔”的感觉，他们知道怎么在方方面面达到最好，精
英意识比之国内高校有过之而无不及。聊天得知，新国大的大学生活一点也不轻松，同学们的宿舍是按成绩来选的，大家的终极目标都
是住进崭新明亮，有超市有各种料理有大片草坪的UTOWN。而这个“成绩”里，不仅包括了学业，还包括了各种活动。	我记得还没到
期末的时候，我已经要做最早的一趟班车，到UTOWN或者中央图书馆占位置自习，UTOWN的教育中心一层到三层都挤满了人，自
习室里和安静，间或听到有小组压低声音讨论什么。	有时看书累了，出去散心，就看到草坪上都是玩飞盘的少男少女，就算下了雷雨也
依然毫无顾忌地奔跑着；旁边的楼层是一堵室内攀岩墙，运气好能看到装备齐全的同学攀上岩壁的飒爽英姿；中间的广场舞台常常有人
弹着吉他唱歌，嗓音柔和有力，期末时健美操的队伍正在排列，女孩子们再软垫上不断被抛上接住，抛上接住，一队人都仿佛不知疲
倦，然而教练喊中场休息时，一个女孩缩在小小的泡沫垫上睡着了。	我想就是这些在自习室一坐一天的人，排练健美操累到睡着的人，
让新国大在我的记忆力一直是一种拼搏的姿态，一个朝气蓬勃的地方，尽管它已经和复旦一样古老。	我一直以为大学是熙攘社会中的一
块飞地，里面总蕴藏着许多青春的梦，无限的可能性，无论是有志于学术，热衷于社团，憧憬着事业，它都是一个绝妙的温床。新国大
的底色是鲜艳斑驳的，而它表现出来则是宁静的。	浓密的树荫搭起一座座绿色的宫殿，山路总是曲折，长路总是无人。我最长呆的地方
是中文图书馆，里面各种中文书籍一应俱全，装饰也古色古香，跟充满青春风格的中央图书馆通道相连，而气息却有微妙的不同。我爱
坐在窗口的位置，窗外是无名的灌木，叶子肥大而饱满，花朵是明亮的黄色，在阳光下照得晃眼。	我觉得这个场景是我在新国大日子绝
妙的隐喻，窗内是一室的荫凉与宁静，窗外是个炽热的夏天，花朵在她的青春年华，开放得格外灿烂。			复旦人：就是要玩在一起
									常常听到这么一句话，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和是谁一起去。										虽然新加坡诗歌吸引人的过度，新国大的生活本身就充满
魅力，但若没有许多复旦小伙伴的陪伴，这半年的日子虽然精彩却也难免孤单。										从复旦NUS的交流群建起来，我就知道我碰到
了一堆多么靠谱的小伙伴，万能的队长副队长会在群里提醒各种时间节点，不管问什么问题都有小伙伴即时解答，温柔的林老师也是全
天在线提供各种帮助。其实在准备奔赴异国交流的时间里，我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										以前不懂“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
章”，准备交流和交流的时间里都慢慢懂得了，一边忙着学业，一边要自己留意处理出国手续，租房子各种问题，虽然有老师同学的许
多帮助，同时更需要自己处理琐碎日常事件能力的提高，和也是走向社会生活得一项必备技能。										第一次在国外度过的春节，让我
深深感到了组织的温暖和妹子们的贤惠，在满是留学生的PGP一群中国人一起煮火锅是我度过的二十几个春节以来最美好的回忆。外面
是热带还没黑的天和依旧温热的风，几十个人挤在热气腾腾的火锅周围，却有了年的味道，帮忙洗菜的，下东西的，互相夹菜的，吃完
饭一边看春晚一边吐槽的，这个晚上异国的我们真像一个大家族。										异国的我们，就算是玩在不断get新的知识和技能点，第一次
订廉航机票，第一次做形成搞定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的自由行，第一次在小伙伴的指导下学会了做小点心······										不过在抓紧课余
时间浪浪浪的过程中我们无暇想那么多，大部分时间还是逛吃逛吃的节奏，甜甜的加椰酱吐司，要用小勺子敲开慢慢挖着吃的溏心煮
蛋，泰国的芒果糯米饭，印尼的烧烤。还有巴厘岛海滩的日落，新加坡倏忽而至的雷雨，泰国寺庙的静谧与夜市的繁华······	幸运的是这
一切都不是我一个人独享，总有人和我一起分享，而且这群人来自不同的年纪，不同的专业。在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复旦，我们可
能永远也无法结识，但是在异国的一个学期里，我们迅速地了解了彼此建立了友谊。现在走在复旦的街道上，看到以前交流时小伙伴，
互相微笑打招呼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会闪过新加坡永恒的夏日，热烈的阳光，还有我们一起搭着地铁游荡在陌生的大街小巷的日子。
年轻时宜远行，去结识不一样的人，去过不一样的生活，这些点点滴滴，不管欢乐的苦恼的，重要的琐碎的，哪怕只是一瞬的风景，一
时的相聚，也会沉淀下来构成我们不断丰富的人生阅历，不断前行的成长轨迹。在新加坡交流的日子，是我在复旦近四年学习生活一段



美丽的“岔路”，也是最璀璨的回忆。


